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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如历史上的常平仓
□程太和

苏中地区的扬州、泰州、南通三市处于
北方齐鲁文化和江南吴越文化的交界处，
长期的兼收并蓄形成了包含性极强的江淮
文化，在此背景下，该地区的传统民居也呈
现出南北兼具的独特建筑风格。

旧时苏中地区城镇的房屋结构，多为
七架梁和五架梁。七架梁进深一丈五尺六
寸，房间宽一丈零六寸；五架梁进深一丈二
尺六寸，房间宽九尺六寸。檐口高度多为
七尺六寸。在平面布局上基本上为三合院
（即“三间两厢”）或四合院（也称“四合
厢”），以天井为基础，呈“凹”字形或“回”字
形。主要房间都是坐北朝南，不受大门朝
向的限制，在正房无法朝南时，刚将正房改
小，厢房改大。考究的人家，大门口的“门
楼”上常嵌有砖刻的吉祥图案。门口两侧
有石鼓“镇宅”，大门内有“照壁（亦称“影
壁”）”谓可“不散财气”。主房多为一进，也

有的分为两进，甚至三四进的，前进作客
厅、花厅、书房，后进多作卧室，正常情况
下，后进高于前进六寸或一尺六寸，谓之

“步步高”。此外，在前后进之间，正房正中
有门相通，室外另有一个“火巷”相连。火巷
外侧以高高的清水砖墙与外界隔开。山墙
上不开窗，但墙的上端多建有风火墙，以防
火、防风、防盗。每进的正中一间称为“明
间”，又称“堂屋”，前檐不砌墙，但均加有木
制的活动“隔扇门”（两扇一对，多为三对）。
离后檐墙二尺六寸距离，还有一道高大的
木门隔扇。新中国建立后，传统建房习俗
逐渐淡化。城市新建住宅楼，多为四角见
方，2～6层不等，按面积分为大、中、小户，
其结构也从无阳台发展成为前阳台，再发展
为前后各一阳台，房屋结构日趋合理。进入
新世纪，二三十层的高层公寓随处可见。

旧时苏中地区农村的房屋结构，多为

五架梁的三开间草房，正中一间为明间（堂
屋），两侧一为厨房，二为卧室。明间（堂
屋）大一点的进深为一丈四尺六寸，小一点
的为一丈二尺六寸，厨房、卧室宽有的为一
丈零六寸，也有的是九尺六寸。新中国建
立后，农村草房渐被瓦房所代替，上世纪70
年代末至80年代初草房基本绝迹，上世纪
90年代起苏中农村大多建起了两三层的小
楼房。进入新世纪，不少农村居民又将小
楼房改建成别墅式的小洋楼。

城乡建房旧俗较多：在择地选基时，多
请阴阳先生代办，要求大门不能正南（即不
能正子午线，通常只有庙宇的房子才是“正
子午”），不能面对坟堆、大树、河塘、茅池、丁
字路口以及人家的山墙或后门，尤其不能

“前门栽桑、后门栽柳”。如与邻居并排，地
基、屋脊的高度要一致。新中国建立后，上
述习俗有所淡化，但近年来又有兴盛之势。

常平仓的创立

常平仓是旧时政府为调节粮价、储粮备荒以供
应官需民食而设置的粮仓。“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
天”。我国历代统治者都比较重视粮食生产和粮食
安全问题。充足的粮食储备是保障粮食供应，维系
社会稳定，实现粮食安全的重要条件。《管子》一书有
言：“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贾谊亦
称：“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自汉代以来，我国
逐步建立了官方仓储体系，其中常平仓在平抑粮价、
保障粮食供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政府主导的

“常平仓”自汉代以后多设于通都大邑，隋唐之际出
现的“义仓”遍及州县。到了南宋时期，具有民间慈
善救济性质的“社仓”在广大乡村地区建立起来。常
平仓与义仓、社仓一起，相互补充，在平抑粮价、荒年
赈济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常平仓的创立是我国古代重视农业，特别是重
视粮食安全问题的重要表现。司马光曾言：“常平仓
者，乃三代圣王之遗法”。先秦时期，比较明确提出
平抑粮价、储粮备荒思想的是管仲和李悝。《管子》一
书指出：“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
轻重。……夫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
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敛积之以轻，散行之以
重，故君必有十倍之利，而财之扩可得而平也”。管
仲从为君主谋利的角度阐释平抑粮价的方法与重要
性。战国时期李悝的阐述则更详尽：“粜甚贵伤人，
甚贱伤农。人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
贱，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人无伤而农益劝……故
善平籴者，必谨观岁。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
四，余四百石；中熟自三，余三百石；下熟自倍，余百
石。小饥则收百石，中饥七十石，大饥三十石。故大
熟则籴三而舍一，中熟则籴二，下熟则籴一，使人适
足，价平则止。小饥则发小熟之所敛，中饥则发中熟
之所敛，大饥则发大熟之所敛而粜之。故虽遇饥馑
水旱，籴不贵而人不散，取有余以补不足也”。李悝
所指的“粜甚贵伤人”是针对不从事农业生产的士、
工、商阶层而言，“甚贱伤农”则是指粮价低廉对农民
的伤害。这里的“籴”是指买入粮食，“粜”是指卖出
粮食。李悝建议国家应根据粮食丰歉来确定收储和
散放的政策，确保社会各阶层的稳定。据唐人杜佑
所著《通典》所载，“常平仓”制度为汉代至魏晋时期
大部分朝代所沿袭。“后汉明帝置常满仓，晋又曰常
平仓，自后无闻”。五胡乱华后，北方战乱日益频繁，
常平仓在北方逐渐湮没无闻。而在南朝常平仓仍有
所发展。“梁亦曰常平仓，……陈因之。”北方只是在
北魏孝文帝时期有所恢复。“后魏太和中，虽不名曰
常平，亦各令官司籴贮，俭则出粜。”隋唐之际，随着
国家统一，政治环境相对稳定，常平仓获得进一步发
展。“隋曰常平仓。大唐武德中置常平监官，以均天
下之货。”后来，常平监改为常平署，“署令一人掌仓
粮、管钥、出纳、籴粜，凡天下仓廪和籴者为常平仓”。

南通历史上的常平仓

明清以来，通州建有常平仓、社仓、预备仓、积谷
仓等储粮仓廒。明洪武三年（1370年），通州知州在
察院东（清改建为童生考试的“试院”，民间称“考
棚”）建常平仓性质的通济仓。清雍正十一年（1733
年），通州知州胡廷琦在州署后堂东北建常平仓三十
间。雍正十三年（1735年），知州张桐在州治东北改
建北新人字仓二十七间。乾隆十二年（1747年），知
州在紫琅书院北建常平仓二十五间。道光二十九年
（1849年），紫琅书院北又复建常平仓若干。

如皋历史上的常平仓

清雍正五年（1727年），如皋知县丁铨于县署之
东旧主簿署废址捐俸重建常平仓十间。雍正八年
（1730年），知县彭履仁动支当年分地丁银七十九两
一钱一分四厘增建仓房四间。乾隆五年（1740年），
知县邹廷模用当年地漕银三百七十六两四钱八分四
厘再建仓房二十间。至此共有仓房三十四间。乾隆
五十八年（1793 年）、咸丰四年（1854 年）两次修
理。同治初年，常平仓增设晒场（后改为童生考试的

“试院”）。民国初年，如皋县县属之仓廒储藏粮食收
支情况是：谷捐收入七千四百三十一万九千零五十
三文，支出六千九百八十万四千二百零二文，结存四
百五十一万四千八百五十一文；谷价收入八千五百
六十万一千五百五十六文，支出八千四百二十二万
九千八百九十文，结存一百三十七万一千六百六十
六文；典息收入四千三百六十万六千七百二十二文，
动支二千四百一十八万二千零八十六文，结存一千
九百四十二万四千六百三十六文（巡警、工业学堂、
劝学所借拨款在内）；仓息收入一千九百四十万六千
五百零六文，仓息支出一千九百一十八万三千四百
二十八文，结存二十二万三千零七十八文。动缺折
耗粮五千零六十七石五斗二升八合七勺五抄六撮，
结存粮八千六百零四石七斗五升。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五月，丰利场
汪氏文园进入最为繁忙的时节。

自上年十月决定编纂《东皋诗存》以
来，文园开设诗局，广征诗稿。皋邑数百里
内贤嗣哲昆纷纷各送家珍，许多外地学者
名流也是枉驾文园，或是邮寄家藏的诗札
手稿，以供商订。一时江干车马，络绎不
绝，扬州、泰州、通州等各地珍藏的如皋历
代诗作，纷纷飞来文园。江大锐、王国栋、
黄瘦石等几位编者一边商讨、甄别、勘误，
一边考证、编年、撰传，忙得不亦乐乎。不
到半年，《东皋诗存》已初具规模，便决定付
梓开雕。谁知这一年的五月二十九日，就
在良工已至、梓人毕集之际，文园主人汪之
珩因患脑痈而遽然去世，年仅五十。

《东皋诗存》编辑之初，汪之珩曾决定，
今之名贤，只有身故，遗诗方可收入集中。
他没想到自己却是纂辑未竟而先逝，按照
《东皋诗存》之《凡例》，汪之珩的诗词应该
收进《东皋诗存》。

大家开始寻找他的遗稿，才发现是寥
寥无几。自乾隆九年（1744年）起至乾隆
三十一年这二十余年间，文园凡佳晨夕宾
客无不会，会无不诗，汪之珩是发起人，更
是个中高手，吟咏尤勤。那么，他写的诗都
哪里去了？原来汪之珩作诗有个习惯，他
是兴会所至，不事烹炼，旋作旋弃，不录副
稿，所以存留下来的很少。

还好汪之珩内弟黄瘦石是位心细的
人，平时留心拾掇，书箧之中收有姊夫的一
些诗稿。此次为了裒辑其诗集，黄瘦石倾
笥搜罗，凡友人扇头、壁间、册子、图照中有
汪之珩之诗者，便抄录之。然后再从已经
刻梓印行的《文园六子诗》与《甲戌春吟》
上，摘选汪之珩诗作。如此共得诗二百六
十九首、词十一阕。他们将诗分为上下两
卷，编入《东皋诗存》之四十七、四十八卷；

词入《东皋诗余》卷之四。能在这么短的时
间内收得这么多，黄瘦石颇感欣慰：“虽然
散佚过半，亦足以存其大概矣！”

十余年后，随着“一柱楼诗案”与“西斋
集诗案”的相继案发，由于受王仲儒、王国栋
父子牵连，汪之珩的《文园六子诗》《甲戌春吟》
被查禁销毁。《东皋诗存》因被《四库全书》列
为存目而保存，汪之珩之诗也赖之以存，这
就是我们今天还能看到汪之珩诗作的缘故。

汪之珩在世时交游极广，诗友之众，遍
布海内。黄瘦石由于时间紧迫，肯定会有
遗珠之憾。除了《东皋诗存》所辑的，汪之
珩还有没有其他诗篇幸存于世呢？

我去年在写《文园古丰》的时候，还真
意外地发现了汪之珩的几首佚诗。

第一首，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
黄慎《漱石捧砚图》上。此图是乾隆十九年
（1754年）中秋，黄慎在扬州为黄瘦石所
作，黄瘦石极为珍视，遍请名家题跋。在琳
琅满目的边跋之间，就有汪之珩亲笔题写
的七律一首，这首诗就是为黄瘦石而作，可
黄瘦石偏偏忘记将此诗收入《东皋诗存》。
现抄录于此：

写得真时已不真，何如约略写丰神？
手中一片端溪紫，兴示同称席上珍。披图
乍见是耶非，指点鬓眉逸兴飞。莫语全神
传一半，庐山面目只依稀。

吴经元，号渔门，是文园六子之一吴合
纶的堂弟，也是文园诗侣之一，经常参与文
园雅集活动。在汪承镛编辑的《汪氏两园
图咏合刻·文园唱和》里，收有他的三首
诗。其中《文园即事》诗云：

冒家水绘重当时，绝代声华此继之。
佳日清尊开北海，广庭文纛建南皮。客归
珊网罗珠玉，诗萃琅函付枣梨。带水轻盈
刚百里，临风东望已情移。

真是无巧不成书，某日偶然翻阅白蒲

《吴氏家乘》，在卷七十九“艺文下”中，发现
了汪之珩另一首佚诗——《次韵奉答吴大
渔门》，就是汪之珩对吴渔门这首《文园即
事》的唱和：

月落鸡鸣忆别时，孤帆应笑复何之。
通家在昔怜文举，学锦终当怪子皮。芬馥
敦槃尝素奈，萧疏对我嚼衰梨。残才又和
陈王赋，不觉挑灯漏影移。

汪之珩在诗中自注：“时方商订《文园
六子诗集》”，可知此诗写于乾隆十九年。
此诗为《东皋诗存》所不载。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四十岁的安
徽歙县印人项怀述因身体不佳，加之伤妻之
痛，愁苦万端。族叔项青来与好友吴去尘见
其意闷难遣，遂携之出游。春访胜于吴越，秋
探奇于黄海，归而制印，著《伊蔚斋印谱》。项
怀述此次消忧之游，有没有来到黄海之滨丰
利场呢？答案是肯定的。在《伊蔚斋印谱》卷
首，有汪之珩为之所题的七绝三首：

石瓦淋漓写八分，棱棱铁笔更输君。
昌黎词媲皇坟久，才薄当年石鼓文。

穷海东头只爱闲，文中攻错有他山。
凭君一副雕龙手，点尽人间石不顽。

西抹东涂百不如，伴君看读汉秦书。
黄金欲铸相思泪，一叶空江去雪渔。

同样，黄瘦石也没有把这三首诗收进
《东皋诗存》中去。

在《伊蔚斋印谱》书中，为之题词的还
有一些文园诗侣，如郑板桥、王国栋、凤鸣、
管涛、江干等人。这里只有凤鸣还不为大
家所熟知，他姓徐，名凤鸣，号国龙，栟茶场
人，擅书法，宗大令《十三行》。

其实汪之珩还有其他诗篇存世，比如
上海博物馆收藏黄慎为他所作的《夜游平
山图》手卷上，就有他的一首题诗。我曾经
几次托友想一睹此卷真容，可惜皆无着落，
至于汪之珩的那首题诗，更是无从谈起了。


